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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举国体制是中国科技自主创新、自立自强的法宝。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作出重要部署。新时期，学界就新型举国体制开展了部分研究，但对新时期新型举国体制的理

解和认识等尚未形成共识。在对国内外科技创新领域相关实践经验和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

上，从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功能互补、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有机融合、

时代性与演化性相统一 4 个维度对新型举国体制进行再认识，并立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

需求及研究视角对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与基本架构等进行探讨，就新形势下完善新型举国体制，

从健全科技决策指挥体系和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统筹“六

大统筹”角度提出有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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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域下
新型举国体制研究

当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对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新型举

国体制优势，以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提出了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完善党

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

制”，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支持全面创

新体制机制”，并强调“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新时期，深刻把握新型

举国体制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对全面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学界对新型举国体制开展了部分研

究，但主要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为适用对象，多从

狭义视角认识和诠释新型举国体制。然而，在全球

科技创新发展新形势下，特别是大国战略博弈加剧

背景下，如何更加科学地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

内涵和实施边界、更加准确地把握新型举国体制的

组织模式和实施路径、更加充分地发挥新型举国体

制优势的相关研究仍较少。此外，业内对举国体制

的理解和看法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误区，如有的

认为举国体制是中国特有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

物；有的认为，举国体制意味着政府“大包大揽”，

违背市场规律，是对市场规则的一种破坏；有的认

为，举国体制是受国外遏制和打压所迫，是一种“关

起门来搞创新”“自立自强变封闭”的表现；还有

的认为，举国体制仅限于具体的攻关任务，是一种

固化的制度安排。对此，有必要对国内外举国体制

的有关实践做法和经验进行系统性地梳理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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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新时期新型举国体制概念

内涵和适用范围，同时结合全球科技发展新形势和

国内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新要求，提出健全中国新型

举国体制的政策举措建议。

1　举国体制的国内外实践总结

1.1　中国实施举国体制的实践经验

科技创新领域是新型举国体制实践应用的“主

战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依靠举国体制取得

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辉煌科技成就。改革开

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北斗导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抗疫等取得了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为构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积累了宝贵经验。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是坚强保障。

坚持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政治

优势和组织优势，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科

技领域的强大优势。“两弹一星”工程构建的“政

治 + 行政 + 技术”三元组织管理模式，有力地保

证了党对科技事业的集中统一领导。应对世纪疫

情，中国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

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形成产学研

用协同攻关合力，保障新冠疫苗和药物成功研发上

市，有力支撑疫情防控工作。

发挥政府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力量整合和资

源统筹。注重发挥政府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

的作用，强化部门、央地、军民和产学研用协同，

有力统筹、高效调配各类科技力量和创新资源。

例如，“两弹一星”工程成立了由周恩来总理担

任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全国26个部委、20个

省区市900余家单位参与协作，超过10万人参加[1]，

并集聚了一批海外归国科学家。“十一五”期间

启动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在国务院统筹协调下，

由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共同

组织实施，凝聚全国上万家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汇集数十万名科研人员和产业界人士，形成“大

兵团联合攻关”协同创新模式。高铁工程则充分

发挥政府战略的主导作用，统筹全国优势力量和

创新资源，构建开放协同的研发模式，开展联合

攻关，实现复杂和系统性技术的集成与再创新 [2]。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为推动中国从汽车大国向汽

车强国迈进，国家层面出台了科技与产业发展规

划，构建“三纵三横”（“三纵”是指纯电动汽车、

插电式混动汽车、燃料电池汽车，“三横”是指

动力电池与管理系统、驱动电机与电力电子、网

联化与智能化技术）战略布局，并一以贯之。同时，

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持续支持，推动全产业链布局，

包括关键零部件、整车研发与支撑平台建设等，

集聚了企业、高校院所等上百家单位参与研发攻

关 [3]，最终实现“换道超车”。

以重大工程、计划（专项）为牵引，强化科技

攻关的体系化布局和目标任务层层分解。无论是“两

弹一星”工程、载人航天工程还是北斗工程，均设

立了明确的攻关目标，特别是载人航天工程和北斗

工程还设置了发展航天技术与卫星导航系统的“三

步走”战略目标。在顶层设计上以系统工程理念进

行任务分解，以任务为牵引带动学科建设，有力支

撑理论突破和工程开发，为工程实施提供了强大的

力量保障。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坚持围绕战略目标系

统部署任务，形成了“实施方案—五年规划—阶段

实施计划—年度实施计划”的布局实施体系，经过

10 余年的实施，在若干关键领域形成了可持续发

展的自主创新能力。

厚植家国情怀、自信自立文化，弘扬爱国奉献、

勇攀高峰的精神风貌。热爱祖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心

向祖国的最好粘合剂，自信自立是广大科技工作者

勇于攻坚和创新创造的强大精神力量。在科技创新

举国体制实施中，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4] 等中国精神谱系，对于增强

凝聚力、集聚优秀人才发挥关键作用，一大批杰出

的科学家、企业家、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与管理人

员全身心投入中国的科技事业，确保了相关重大科

技工程、计划（专项）的成功实施。

1.2　部分创新型国家的主要实践及经验

纵观全球科技发展，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

国防安全、事关发展全局的重点领域，也探索实

践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举国体制。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确立相关重大科技计划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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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先

于纳粹德国制造出原子弹，保障国家安全和战略利

益，启动实施“曼哈顿”计划，时任美国总统罗斯

福赋予该计划“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5]。

美苏冷战期间，为应对苏联在太空领域的竞争与挑

战，实现载人登月飞行和人对月球的实地考察等战

略目标，美国启动“阿波罗”计划 [6]，该计划的成

功实施成为世界航天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项

重大成就。欧洲主要国家为打破全球民用飞机市

场几乎被美国垄断的局面，联合组建欧洲航空民

用工业力量，实施欧洲空中客车计划，在不到20年

的时间内，空客公司迅速发展，成为能够与美国

波音公司抗衡的航空领先企业。

建立高层次指挥系统与协调机制，集聚各类

优势力量资源合力攻关。例如，美国“阿波罗”

计划成立了由总部决策层、阿波罗计划办公室等

构成的四级管理体制，建立了多部门跨机构的政

策、管理、人才及技术协调与交流机制，投入总

经费约 255 亿美元、参与人员超过 30 万人 [7]。

“曼哈顿”计划成立了以总统为首的最高政策小

组，由陆军工程兵团格罗夫斯将军担任总指挥，

奥本海默担任技术负责人，形成“双首长制”，

行政和技术线协同配合 [8]；建立了洛斯·阿拉莫

斯实验室，将分散在各大学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科

研人员集中到该实验室工作，确保力量集中、高

效协作。日本超大规模集成电路（Very Large Scale 

Integration Circuit，VLSI）计划在政府的大力组织

和资助下，以富士通株式会社、株式会社日立制

作所和日本三菱重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5 家日本

最大的半导体制造企业为中心，联合官办的日本

工业技术研究院、电子综合研究所等共同攻克重

要技术瓶颈。1986 年，日本首次超过美国，成为

全球最大半导体生产国 [9]。美国在研发新冠肺炎

疫苗时实施“曲速行动计划”，采用全政府统筹

协调机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相关机构加强与农

业部、能源部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部门的协调，

以公私合作伙伴形式与承担新冠疫苗研发和生产

任务的企业密切合作，将疫苗研发周期从传统意

义上的 8 至 10 年以上缩短为不到 1 年 [10]。

注重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部署，

加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例如，在量子

科技领域，2018 年美国国会发布《国家量子倡议

法案》，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量子领域的战略研发布

局 [11]，并规定在 2019—2023 财年向美国能源部、

国家科学基金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等联邦机构

提供 12.75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用于基础研究、劳

动力培养和产业联盟建设，同时建立政府各部门

间、政府与行业间、政府与学术机构间的伙伴关系，

共同推动行业技术研发和成果商业化 [12]。在人工

智能领域，美国出台《2020 年国家人工智能倡议

法案》，并建立了国家人工智能倡议办公室，推进

人工智能战略实施 [13]。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牵头

设立 25 个国家人工智能研究所，由政府提供项目

和资金支持 [14]，采取“牵头机构 + 联合共建机构 +

合作机构”的网络化组织模式，产学研联合开展时

间跨度长、跨学科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实现单个

机构无法独自攻克的目标。

2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通过国内外相关实践总结和典型案例分析可

以看出，就科技创新领域而言，举国体制是立足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特别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由国家发起组织，

统筹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高效调配全国优势科

技力量，集聚整合各类创新要素资源，建制化、

体系化推进重大科技创新活动，以实现国家特定

战略意图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无论是在中国，

还是西方发达国家，“举国体制”均实现了诸多

成功应用，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对中国而言，区

别于计划经济时期实施的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

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的创新发

展和迭代演进。

新型举国体制与“两弹一星”时期传统举国

体制相比，主要具有以下 6 个突出特征。一是目

标更加综合。从聚焦维护国家安全向加快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应对大国博弈竞争和国外风险挑战等综合目标拓

展。二是创新主体力量更加多元化。创新主体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实验室等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加速发展 [15]，科技领军企业、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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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精特新”企业等不断壮大，企业已成为科

技创新主体，新型研发机构不断涌现，重点领域

体系化、任务型的创新联合体加快组建，形成了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支柱，各类力量优势互补、

协同创新的科技力量体系。三是政府发挥作用的

方式更加多样。从以行政指令、行政动员为主要

手段，到科技规划与政策法规引导、专项行动计

划（工程）实施、重大任务牵引、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布局建设、财政资金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共

同投入等多种方式，将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方式统

筹运用，实现科研政策与产业政策并举。四是更

加注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

需求凝练、资源配置、力量组织和成果应用等阶

段引入市场机制，以更好地发挥企业的科技创新

主体作用，注重引入市场资源、社会资本，充分

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重大科技任务攻关方

面，注重加强成果转化应用，接受市场竞争的检

验，以产业竞争力考核科技创新力。五是更加注

重创新激励机制建设。在保障实现国家根本利益

的同时，兼顾创新主体利益诉求和完善激励措施，

通过结合精神激励与物质激励，形成国家、地方、

主体和个人协同发展且互利共赢的大格局。六是

更加注重开放协同。广泛调动体制内和体制外的

科研单位、国有科技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以及

国内各类科技人才和海外优秀人才等，实现各类

主体融通创新、资源要素集聚整合，共同营造紧

密耦合、良性互动的科研和产业生态。

针对学界存在的认识误区，结合对新时期新

型举国体制与“两弹一星”时期传统举国体制的

对比分析，本文从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

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功能互补、自立自强与开放

创新有机融合、时代性与演化性相统一等 4 个维

度提出了对新型举国体制的再认识：

一是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力。从国内外

情况分析看，科技创新领域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

发力领域，作为实现国家意志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

新型举国体制以实现国家利益为根本目标，以国家

意志主导重大科技创新，对各类科技力量和创新资

源等进行统筹调动、快速调配和高效组织，以满足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其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创新，旨

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组织动员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独特优势。国外实践表明，举国体制并非中国所特

有，与社会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制度无关，与计划

经济体制或市场经济体制无关。在实施重大科技创

新活动中，西方国家根据本国战略需求和自身制度

特点等，也均采取了举国体制的做法，通过制度创

新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力，成功完成了一批重大科技

计划（工程）等，有效提升了科技治理能力和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

二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功能互补。以“有形

之手”解决“无形之手”失灵问题，实现二者相得

益彰。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是新型举国体制的“一

体两翼”，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核心是要处理好政府

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厘清各自作用的边界点，既

要有力发挥政府在重大科技创新中的组织者作用，

又要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对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创新

效率的作用，以更好地实现多主体“大兵团作战”，

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实施新型举

国体制，立足国家战略需求，需尊重科学规律、经

济规律和市场规律，针对市场失灵的情况，如大国

战略博弈和地缘政治冲突下的外部打压应对、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未来技术和产业培育、重大突发事

件和“极端情形”的应对处理等，对全社会资源进

行高效集聚和配置，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和力

量进行有机结合，统筹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作

用，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政

府作用与市场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和相互促进。

三是自立自强与开放创新有机融合。坚持自主

为本、固本图强的同时，广泛汇聚海内外要素资源，

推动高水平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开放合作的

重要基础，扩大开放合作则有助于实现更高水平的

自主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科技

创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加快流动，各国经济、科技

联系更加紧密，任何国家都难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

所有的科技创新难题。因此，新型举国体制是在全

球科技、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实施的体系化、开放式

创新。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原始创新，提高原创技

术策源能力，增强科技创新综合实力，牢牢掌握创

新主动权，推动本国在全球创新链、价值链的位势

·创新战略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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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攀升；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吸纳并利用国外优势

创新要素资源，打通科技创新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更高层次的开放合作中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

自强。

四是时代性与演化性相统一。具体制度设计会

根据不同时代条件、国家发展阶段和国际竞争形势

动态演化。新型举国体制不是仅针对目标任务的固

化安排，在不同时代条件、国家发展阶段和国际竞

争形势下，随着国家战略目标、资源配置机制、创

新要素动员机制和创新大环境等的不断变化，新型

举国体制的适用对象、范围和采取的组织实施机制，

对各类科技力量和创新要素资源的调配手段和政策

措施等也会适应时代要求，呈现新的时代特征，同

时不断进行动态调整和完善。新中国成立以来，从

“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再到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高铁和新能源汽车等重大科技任务和

产业领域，始终根据不同时期国家战略目标需求、

经济社会和科技创新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完善制

度设计并取得成功实践，逐步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的新型举国体制。近年来，全球科技创新和大国

博弈竞争日益激烈，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速演进，科技创新的组织化、建制化和体系化特征

愈发明显，各主要创新型国家均逐步强化政府对科

技创新的干预，不断加强有组织的科研活动。面对

新形势、新挑战，中国进一步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是

必由之举。

3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视域下中国新
　  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与基本架构

3.1　新型举国体制适用范围

新型举国体制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通

过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攻克重大科技创新

难题的特殊组织模式。新型举国体制的适用范围并

非一成不变的，会随着新的时代条件、发展阶段和

竞争形势的变化，并且根据国家新的战略需求进行

动态调整。现阶段，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新型举国

体制主要是发挥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构建更加高效的组织体系

和创新体系，有力支撑并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和科技强国建设目标，解决强国建设征程上面

临的科技风险与挑战等重大问题。对此，结合国家

战略需求和市场失灵领域分析，本研究认为，当前

新型举国体制的主要适用范围包括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竞争和应急应战攻

坚等。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由国家部署、目标明确、

限时完成的重大战略产品研发或重大科技攻关任

务，包括已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以及其他符

合条件的重大科技攻关任务等。这些任务的主要

目标是在短期内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重

要瓶颈问题，从长期上构建中国自主可控的核心

技术体系。

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竞争。针对国家安

全问题，聚焦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重点领域，如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和生物技术等，着力提

升相关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及应对反制能力，

加速推动该领域跨越式发展，抢占未来科技和产业

发展的制高点，在激烈的大国博弈竞争中赢得战略

主动。从科技创新战略规划、政策法规、重大项目、

基地平台和人才等方面进行系统、全方位部署并组

织实施相关举措。

应急应战攻坚。主要为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或

“极端情形”，以战时状态或战时标准，构建统一

调度、上下协同、应急高效的指挥体系，全国动员、

全民行动，政令统一、步调一致，以全力以赴打赢

相关重大科技任务攻坚战。

3.2　新型举国体制基本架构

新时期的新型举国体制基本架构在原则上既

要考虑吸收传统举国体制指挥有力、组织高效的优

点，又要能够适应新的时代条件、发展阶段和国际

竞争形势，结合国情、世情和科情，妥善处理好政

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自主与开放等重要关系。

2023 年机构改革后，中国进一步加强了党中央对

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形成了新的科技领导体

制和管理机制。结合这一新的组织变革，新型举国

体制基本架构主要由决策指挥层、组织实施与执行

推进层构成，并需有系统性政策进行保障，做到领

导有力、协同高效（见图 1）。

决策指挥层方面，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

新组建的科技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新型举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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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

该议事协调机构下设的专门办事机构（科技管理部

门）负责协调、督促、检查和推动各相关部门、地

方、创新主体和社会组织等贯彻落实科技决策议事

协调机构关于新型举国体制的任务部署。国家科技

咨询委员会在前瞻性、战略性重大问题研判方面能

够支撑相关决策。

组织实施与执行推进层方面，围绕实现新型举

国体制战略目标，完善组织运行机制，重点聚焦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竞争

和应急应战攻坚等方面，系统部署相关科技创新活

动，高效调配各类创新主体，集聚整合各类创新要

素资源，在坚持自主为本、固本图强的基础上，扩

大创新开放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为加快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

系统性政策保障是指立足新型举国体制实施

需要，从人才、教育、财税、金融、平台、成果转

化和政府采购等方面，构建形成完备的配套政策体

系。其中，根据当前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

统筹推进的战略需求，亟待一体化谋划实施相关政

策和改革举措，进一步强化三者之间的契合度，提

图 1　新时期新型举国体制基本架构图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科技决策议事协调机构

负责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国家科技咨询委
（决策咨询）

地方政府

专门办事机构
（科技管理部门）
负责协调、督促、

检查、推动

适用范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竞
争、应急应战攻坚等

组织实施
与执行
推进层

决策
指挥层

创新要素资源

 技术

 资金

 人才

 平台基地

 数据等

（含国外）

各相关部门

过程管理
（任务推
进、督导
落实、

评价激励）

结果
反馈

创新主体

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国
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
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科技领军企业

 创新联合体、产业联盟

 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
新企业等（包括国有和
民营）

 其他高校院所

 新型研发机构等

跨部门协调机制

集聚整合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
自主与开放的关系

全链条
部署

央地协同机制

创新活动
 有组织的基

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技术开发
 成果转化与

产业化

高效调配
行政手段+市场手段（如
契约合约、采购承诺等）

社会组织

（相关行业协
会、学会以及
科技中介组织
等）

举全国之力
聚全国之资
集全国之智

系统性政策保障
（人才、教育、财
税、金融、平台、
成果转化、政府采

购等）

提升科技
创新体系
化能力和
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
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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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匹配度，增强服务国家战略的

贡献度。

4　对新形势下健全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建议

适应新形势、新挑战和科技强国建设新要求，

以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要目标；以

解决强国建设征程中面临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升

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创新体系化能力，有

效应对国外风险挑战为核心任务；以完善顶层设

计、制度机制和配套政策保障为重要抓手；着力

健全决策指挥体系，加强战略规划、政策措施、

重大任务、科研力量和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统筹，

推动形成全国上下一盘棋、协同创新的强大合力。

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大幅提

升，切实将体制优势转化为科技创新治理效能，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

坚强有力支撑。

4.1　健全科技决策指挥体系，确保决策指挥高效

在新科技领导体制和管理机制框架下，强化

对新型举国体制的整体谋划和设计，建立健全新

时期新型举国体制基本架构。充分借鉴“两弹一

星”工程、“曼哈顿”计划等国内外历史经验，

结合新的实践条件，完善重大科技任务攻关的行

政和技术“双线”组织管理机制，推进行政总指

挥和技术总指挥专职化、专业化，赋予“权责对等”

管理权限，提升“双线”协同决策效能。通过形

成新型举国体制，实施重点任务清单（可动态更

新），完善统筹协调机制，强化整体推进，促进

部门、央地和军地联动，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妥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国家与个人、自主与开

放等关系。健全重大攻关任务实施督办机制，强

化各方责任落实，形成闭环管理。

4.2　加强战略规划统筹，强化规划引领对新型举

　　 国体制的支撑作用

结合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和重点任务实施需求，

加强“十五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布局衔接，以及

专项、行业科技规划支撑，对相关科技计划、专项、

工程等做出统筹安排，确定优先支持方向。充分发

挥科技规划及计划的引导作用，重点围绕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大国博弈战略必争领域科技竞争和应急

应战攻坚等方面，一体化部署实施基础研究、技术

创新、成果转化及产业化。

4.3　加强政策措施统筹，构建系统完整的新型举

　　 国体制配套政策体系

立足国家战略需求，着眼长远目标，从科技、

人才、教育、财税、金融、基地与平台、科技成果

转化、政府采购等方面，形成系统完整的配套政策

体系，实施一批、预研一批、储备一批政策措施。

完善灵活调配新型举国体制重点任务实施急需紧缺

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支持政策，赋予任务总

承担单位一定的“政策特权”，保障人才编制、岗

位和待遇等需求，赋予技术总师在技术路线决定、

人员选用和经费使用等方面更大的自主权。加强重

大科技攻关任务实施、成果应用推广与行业、产业

政策等方面的衔接，将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标准

研制和产业培育等同设计、同推进。健全政策协同

审查和预评估机制，加强新型举国体制重点任务及

配套政策实施情况的跟踪监测与监督评估，强化实

施效果。

4.4　加强重大任务统筹，体系化部署实施国家重

　　 大科技项目

实行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分类管理组织模式，

统筹实施中央各部门和相关单位设立的重大科技项

目，聚焦支撑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大国博弈战

略必争领域科技竞争、应急应战攻坚等重大需求。

此外，加强重大研发攻关布局，集中突破一批关键

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和颠覆性

技术，并根据技术发展趋势、国际形势及国家战略

需求变化等适时调整任务布局。对地方、企业提出

的符合新型举国体制实施需求的重大科技项目，将

其纳入国家项目体系部署，探索完善中央、地方和

企业等联动组织实施模式，推行“军令状”“里程

碑”等管理模式。健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

母机、基础软件和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

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和成果应用，提升产业

竞争力。

4.5　加强科研力量统筹，推进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化、建制化、协同化

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充分调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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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科技力量等各类优势力量，围绕新型举国体

制攻关任务目标开展“大兵团”作战，推动科技创

新力量、要素配置，以及人才队伍的体系化、建

制化、协同化。借鉴日本 VLSI 和美国“半导体制

造技术研究联合体”（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onsortium，SEMATECH） 等

实践做法，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和量子科技等战

略必争领域成立一批任务型、高水平的创新联合

体，加强由科技领军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

建立由政府和企业等相关创新主体共同出资、合

作研发、联合评价和成果共享的实施机制，有效

整合创新链、产业链资源，协同攻克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或底层技术等瓶颈问题，提升产业竞争力。

4.6　加强资源平台统筹，形成政府与市场有机结

　　 合的资源调配机制

建立实施新型举国体制所需的人财物等创新

要素资源特殊调配机制，消除跨部门、跨地区、跨

军民调配资源存在的障碍，保障紧缺需求；制定推

动科技攻关成果共享、平台共用的改革举措。在加

强自上而下集中协调、合理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

注重运用契约合同、采购承诺及项目经理制等市场

机制和激励手段，鼓励更多有能力、有意愿的科技

力量参与科技攻关，充分激发各类主体创新活力，

促进各类创新要素的高效配置。构建协调有力、平

战结合的科技攻关动员机制，对于应对突发事件和

重大安全风险的应急攻关任务，做好事前储备和预

案、事发平战结合、事中快速处置和善后管理具有

重要意义。

4.7　加强区域创新统筹，充分发挥区域创新高地

　　 对重大任务实施的作用

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实施央地联动机制，加

强中央和地方科技规划、经费、项目、平台基地

建设等统筹协调，引导地方创新资源向重大科技

任务集聚和合理布局。促进地方政府加强举国体

制任务实施所需各类人才、资金和平台等保障，

特别是在人才引进和待遇、市场培育和保护、知

识产权引进和攻关成果应用与推广等方面给予配

套支持。强化北京、上海和粤港澳大湾区等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和京津冀、长三角和泛珠三角等战

略性区域的创新枢纽功能，在举国推进重大科技

任务攻关中切实发挥“创新高地”和改革“先行

先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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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wide system is a powerful tool for China’s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self-reliance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Third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d made important arrangements for improving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conducted some research on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but there is no consensus 
yet 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cognition of the new national system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a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relevant practical experiences and typical cases in the fiel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from four dimensions, including the coordinated effort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the complementary functions of an effective 
government and an efficient market,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with open innov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imes. It also explores the applicable scope and basic framework of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eting the strategic needs of achieving high-level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ing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garding the improvement of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cision-making 
and command system and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six major coordinations” of strategic planning, policy 
measures, major tasks, scientific research forces, resource platforms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Keywor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new nationwide system; self-reliance and self-strengthening;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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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rected by the nation’s long-term strategy, the deployment of strategic basic research has to follow 
the systematic principle and the seamless transfer from the basic research to applied resear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importance. The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has built up a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system to promote 
the broad basic research activities in the energy domain. The Office of Science in DOE applies a set of programs 
and investment portfolio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ategories of basic research, and also design and implement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nd governance system. The research activity organization and the wa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s decided by the target and the tasks of the research itself.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policy 
practices of the U.S. DOE in supporting strategic basic research and explore its essential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At the end, this study propos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basic research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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